
（上接8月12日4版）

时代风云激荡中的美院生活
1958年9月，我第一次来到杭州南

山路98号的浙江美院，校门外柳浪闻
莺，风光旖旎。3个月前，它刚由中央美
术学院华东分院更名过来。因此，我们
这批学生是顶着浙江美院的校名第一
批入校的。
我们同期入学约有40个人，油画系

六到八个，版画系五六个，雕塑系不到
十个，国画系最多，十七八个，我就读的
正是国画系。
日常教学，平日往来，校园里基

本就这四个系。但如果认为浙江美
院 1958 级，只有四个系，却是错了。
这一年，美院也未置身事外，同全国
大学一样，掀起了讴歌总路线、“多快
好省”地创作和大放“美术卫星”的热
潮。
我们入学时，学校机构已经膨胀起

来，新办了工艺美术系、民间美术系、工
农专修班、舞台美术班和连环画宣传画
工作室。这些专业纷纷向外招生，本科
生由上年的213人，骤增至444人。同
时，还增设了浙江美术出版社、浙江工
艺美术研究所、浙江幻灯片制片厂等附
属机构。只是，这些都是适应形势的外
围组织，传统优势专业仍是国画、油画、
版画、雕塑四个。
美院生活的确如我预想的那样，团

结、紧张、严肃、活泼。
先说团结，20世纪50年代本是个

讲集体主义、讲团结合作的时代，无论
是下乡生活采风、写生，还是教育与生
产结合，大办工厂、大炼钢铁，都强调人
与人之间的关心和互助；再说活泼，美
院是艺术院校，汇集着一群艺术青年，
大家思想驰骋、创意无境，即便是在这
种纲举目张的年代，依然浪漫不改，氛
围轻松灵动。而说到紧张和严肃，既与
当时的政治氛围相关，也是时任院长潘
天寿教授的教学风格使然。
我入学这年，潘天寿正式执掌美

院。他的大名，我们入学前就如雷贯
耳。大学的本科教育基本都是四年
制，但浙江美院不循此例，学制五年，
第一年有点预科或考察期的意味。美
院自20世纪20年代传承下来的灵魂
是“清醇之兴趣，高尚之精神”，强调德
艺并重。多出的一年时光，既考查学
生在技艺和学识上是否跟得上，适合
走艺术道路；也考察德行，包括艺术态
度、艺术追求、艺术精神，强调做真正
艺术家。
前面说过，第一年属于试读性质，

因此没有班主任，靠学生自治自理。我
是团员，根正苗红，思想进步，主持团支
部工作。杭州一中考上来的陈家泠当
班长，那时他叫陈家邻，还没有给自己
取这个风雅的名字。我们一见如故，沟
通融洽，配合默契。
1958年，政治运动的热浪日益高

涨，美院虽是艺术院校，但全国一盘棋，
也不能例外，又是下乡参加秋收劳动，
又是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现场教学。
但觉校园内人潮涌动，川流不息，各项
活动风起云涌。
教素描课的顾生岳老师，画得好，

水平高。当时他在政治上追求进步，要
求入党，所以非常积极地投入下乡劳动
中，带领我们到半山钢铁厂写生、劳动，
谦虚接受工农兵教育。我们班就在顾
老师带领下，在这家钢铁厂上了第一节
课，非常具有时代意象。
两个月后，全班回校，稍事安顿。

连轴转，还是下乡。
这次去海宁。海宁是典型的江南

水乡，观潮胜地，每年中秋节前后，可以

在此观看有“天下奇观”之称的海宁
潮。但我们没有观潮，也没有写生，纯
粹去劳动。具体点说，就是拔络麻、做
麻绳。劳动持续了两个礼拜，我们又打
道回府。
此时，第一学期已经临近结束。一

入学就劳动，一劳动就两三个月，同学
们都在想，什么时候可以真正进入学习
阶段呢？大家都渴望进入教室画画。

院长亲自上课 学生既喜又怕
学院当然要教学，劳动结束后，便

让学生们上专业课。
专业课以临摹为主，临摹是基本

功，国画班集中临摹永乐宫壁画、任伯
年的手稿、王石谷的山水，还有夏圭、马
远、沈石田⋯⋯大师都是大师，但临摹
枯燥，又没有创作的乐趣，可能当时的
氛围如此，大家兴趣不大，我也是。但
院里有要求，这是必修课，规定动作。
老师说，一定要临，不临不行，否则啥叫
科班出身呢。
我们临古代名家，也临老师的画。

顾坤伯老师，山水画名家，将自己的作
品拿来给学生们临摹。那年，他六七十
岁，眼睛看不清楚，不久去了香港。虽
然不情不愿，通过临摹，我们也因此打
下了坚实的基本功，现在回想起来，应
该在这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和专业课相应的是文化课，院里开

设了“中国美术史”，王伯敏主讲；“西洋
美术史”，严波主讲。印象最深刻的是

“中国诗词”，潘天寿亲自上课，同学们
高兴极了。他来上课，我们老早就端正
坐好，既喜又怕。喜的是聆听大师教
诲，怕的是他的严肃认真。中国画讲究
诗书画印结合，缺乏深厚的文化修养，
是无法攀上国画的高峰的，这样的道理
现在说起来都懂，但当时我们还是感到
懵懂。
潘天寿说，唐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巅峰成就，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
也会吟，要求同学们倒背如流。这项要
求只针对国画系，还是美院全体，我没
考证过，只记得他在我们国画班上这么
说。
大家上课都绷紧精神，聚精会神，

战战兢兢，因为潘天寿随时会叫同学起
立背诵古诗，其中不乏生僻之作。同学
们都有一定基础，也都认真准备过，但
总归有不熟悉的，或者一紧张而忘了，
一站起来，往往背得语无伦次，这时就
会被潘天寿狠狠批评。也有的同学，课
前课后背得顺畅，能够当场站起来解释
诗意，或者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自己也
感到扬扬得意。我也不止一次被潘天
寿点名，所幸，都还顺利，印象里没有特
别狼狈的记忆。
潘天寿负责教“诗”，吴昌硕的弟子

诸乐三教“印”。诸乐三19岁拜吴昌硕
为师，比王个簃早入师门，给我们上课
的时候已经鬓生华发。其时，在国画
系，潘天寿、诸乐三、吴茀之号称“三
杰”，关系亲密无间。陆维钊教我们
“书”。陆先生书法好，绘画也好，是个
全才，以前在杭州大学做教授，潘天寿
从杭州大学将之请来。还有一位潘天

寿挖来的人才，就是上海人熟悉的陆俨
少。
老师们上课就用自己编写的教材，

王伯敏的《中国绘画史》，陆维钊的《诗
词》，诸乐三的《篆刻》，潘天寿也有自己
的教材。
美院的前身是国立杭州艺专，创校

校长林风眠先生，曾留学声名显赫的巴
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故而浙江美院，
也深受西方美术教学模式的影响。虽
然解放了，但林先生打下的西洋教育的
传统和底子还在。潘天寿懂艺术，懂教
育，美院继续承袭西式绘画教学的部分
手法。模特教学就是一例。模特有男
有女，专职的、兼职的都有。模特理解
艺术，非常敬业。杭州的冬天，空气湿
冷，偌大的教室，没有空调，中间放一个
炉子，以木炭取暖，模特保持一个姿势
让大家作画，是极为辛苦的，大家都非
常尊重他（她）们。
对于油画系、雕塑系、版画系，模

特写生是必修课。国画系跟着画，技
法上和他们有差别。他们画素描，光
影结合。我们重线条，白描为主。我
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两张作业。一张
是一个男模特，戴斗笠、穿蓑衣，我用
工笔描绘，上色。另一张是一位26岁
的女性。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方方面面都封

建闭塞，特别是男女关系之间，鸿沟壁
垒，界限分明。第一次上女模特写生
课，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女性胴体，内心
忐忑紧张，手上出汗，纸和笔几乎都沾
湿了。又不想让人看出我的局促，于是
强装镇定，竭力表现出一名美术专业学
生的淡定从容。不知道其他同学是不
是和我一样的情形，大家从来没有交流
过，大概都不好意思吧。
大学三年级结束时，我分去人物画

组，因为有这段模特写生训练打下的基
础，在人体造型、色彩调配、线条表达方
面，比其他画种的学生来得更为准确敏
锐。
毕竟是学生，我与潘天寿没有什么

直接的接触，但知道他不光教学认真严
肃，严格要求学生，而且对待自己的艺
术创作也相当苛刻，不满意的作品随手
扔到废纸篓里。逢春节，大家都会集体
去潘天寿家拜年。每年都去，这是传
统。他家就在学校边上。每天清晨，潘
天寿后门一推，便进入校园。
有一年，我们依例仍去拜年。一位

同学坐在画案边，脚底下纸篓里有潘天
寿废弃的作品。人多嘴杂，同学们热烈
地彼此交谈，相互探讨时，他悄无声息，
从纸篓中捞出一张画稿，悄悄地带回了
家。
回来后，这位同学急不可待，将这

幅捡来的作品送去装裱。装裱师傅以
为是潘天寿送他的，按要求帮他托裱。
裱画厂是潘天寿经常去的地方。一天，
他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废画，于是问裱
画师傅，哪来的？答案当然很清楚。潘
天寿说，你告诉同学，带上这幅画到我
家里来。
这可不得了，这件事先在同学们之

间传开了，大家都估计这位同学要倒霉
了。第二天，这位同学硬着头皮，带着
画去了潘家。据后来传闻，潘天寿并没
有如大家预计的那样，火冒三丈，大声
斥责，而是态度平和，还让他坐下，问他
为什么拿画，说：“我作废的画，你为什
么拿走？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
是这样的行为符不符合一个学生的身
份？你回去写个检查，一定要认真检
讨。”后来这位同学做了检讨，写了一份
认识深刻到位的检查，潘天寿看后，竟
然另外送了他一幅画。
这位同学因祸得福，也让我们了解

到，潘天寿严肃背后的温情。
画途追梦——《胡振郎口述历史》连载(11) 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

1958年夏，胡振郎入学浙江美院后，在画桌前留影。

1963年，浙江美院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右三为潘天寿）。

潘天寿严肃背后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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